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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於父親節前夕 1994年8月7日  陳慧嬋
七月七日早上自大姊口中得知：爸爸中風了，要送進醫院。之前他跌倒了兩次，我本打算回南部看他卻被他攔阻，理由是「天氣太熱了，不要奔波勞累。」他如此地向媽媽叮嚀，不讓我南下。這回住院了，我感到似乎不妙，與妹妹連夜趕回去，第二天一大早到醫院，發現躺在床上的爸爸左半身不動了，言語不清楚，腦筋也遲鈍了許多，像不懂事的孩子，右手一直比畫著要戴眼鏡的動作，要拿拐杖，也想要打電話……看到我們姊妹倆仍含糊地說「哈利路亞」來打招呼。爸爸真是病了，打點滴，不能如廁，要人幫忙翻身。護士小姐來照顧他時，他會感激得口中言：「Juice」表示要我們倒飲料招待護士。一年多來，他一直與人洽談房子合建之事，惟恐我操心，已經無法清楚說話的他，仍努力地對我說「○○建設公司在台北世貿有房子……放心……」他也安慰我，因他相信日夜所掛心的事會有希望，有著落的。

七月八日傍晚，我又北上，當晚爸爸病情惡化，呼吸加快到一百七十多，醫院發出病危通知，並轉入加護病房，結束了兩天我們家人的照顧。自此以後，他的眼睛就不再睜開，一直昏迷。意識、反應漸漸微弱，直到七月廿二日深夜，他悄悄地離開人世。爸爸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。

這幾天我仍然感到不習慣，心中盤念著「爸爸就這麼走了嗎？」很想再看到他或接到他關懷的電話，一聲「哈囉！」也好，但再也沒有機會了。雖然這一段日子，深深感到主的同在，主在其間，一開始，祂使我意識到這是特別的時候了！我也把握每一次回去的機會，前後四次，連青年夏令會及兒童夏令會都沒有參加，自認沒有錯過主的時間，看到主作一些事在爸爸及其他家人親戚、朋友的心裏，是主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接爸爸回天家了。如今父親節在即，緬懷爸爸的一生，仍令我有無限的感觸及哀傷。

小時侯，在別人眼中，我是一個好孩子，求學過程也一直很順利，常得父親誇獎及喜愛，從未被責罵，更不用說挨打。當我二十歲那年，主的救恩臨到我，吸引我，作工在我身上，使我認識祂，有一次我向爸爸表白：「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可以去掃墓，但不拿香……」引起他勃然大怒，暴跳如雷般地臭罵我一頓，我回到房間很委屈地哭了，軟弱地坐在地板上，兩手害怕地發抖；但就在那時，神第一次以超自然的方式向我顯現：一股巨大無比的力量進入我的身體，並鎮住我顫抖的雙手，我知神來了，祂知此事，與我同在並安慰了我。事情未了，當天深夜，又被爸爸咆哮聲驚醒，吆喝地審問我「何時去教會，拜什麼上帝！……」我一開口沒幾句，馬上被吼叫打斷，爸爸極其氣憤地摔茶几，並跳下床伸手打我，推我倒下地，三更半夜命令我與妹妹離開家門，「如果要拜上帝，都給我出去！」這就是信耶穌的「下場」，但白日神的顯現使我雖遭此逼迫，內心卻靠主鎮靜。

爸爸生在日據時代，接受日本式教育，他只有國民小學程度。因係貧寒的農家子弟，十七歲即隻身到海南島打拼，二十三歲得識我母親而結婚，育有二男三女，早年曾服務於虎尾鎮糖廠，下班之餘，以養雞為副業。他是一位十分殷勤於工作的人，副業卻越作越有規模，很快地就自糖廠退休，自己創業，經營飼料大宗物資之進口及國內批發，自民國五十三年到六十七年間，有數年之久名列全省貿易商前茅。因著白手起家而締造的「豐功偉業」令他十分驕傲，常自以為超人一等；人稱「飼料大王」，而他又以「太空帝王」自居（太可怕的名詞！）民國六十八年因著轉投資的多處工廠，大而無當，拓展太快，進口的大宗物資玉米、黃豆、魚粉……又積存太多，倉租、利息負擔過重等等因素導致全面週轉不靈。龐大的企業如同高聳入雲的大樓傾倒了，從此一蹶不振。當年五月四日在台北市商會召開債權人和解會議；但因著他向來豪爽、慷慨、利潤樂與他人分享、對同業很照顧，「和解會」卻成了「表揚會．」，飼料業界諒解父親，寬容他的失敗與虧欠。那年，我甫自大學畢業，藉著姊夫的勸說挽留，神使我明自應該留在父親公司幫忙。
一出校門，就接到第一件法院訴訟案件，「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如何」。頓時明白原來神在家庭鉅變之前先後揀選了妹妹及我，不是我們可愛，有什麼好的，乃是出於祂的憐憫；祂知日後會有一段艱辛的歲月來臨，祂愛我的家庭，要在這破碎、落敗的家中，彰顯其恩能，「黑暗遮蓋大地，幽暗遮蓋萬民，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，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」（以賽亞書六十章2節）主拯救我，將福音種子播在家中。

「誤蹈法網，刑滿出囚」常以此句自我調侃。大學時我讀法律系，但我卻全然不是唸法律的材料。頭腦簡單，無邏輯推理的思考能力，言語又笨拙，但回首這十五年所經過的，無不令我俯首稱讚神，一切仍是出於神的智慧。在我不認識祂時，神已暗中立定我的腳步。高中時，本欲投考音樂系，因右手食指「莫名奇妙」地失靈了而放棄。學音樂不成就想應該幫忙父業而轉考法商組；當時，所有志願皆填商學系，只填一個法律系，但就那麼湊巧地不偏不倚「中獎」了。四年大學生活，自信主後，就知盡本份，不蹺課。雖然「法律」不是我的興趣，讀它如同嚼蠟，學業成績「低空閃過」地總算畢業了。卻發現那麼一點點法律概念，對於就業在一個債務累累的公司卻大有用處。

信主後第一年中，主給我許多機會參加聚會，在聚會中操練安靜等候神及讚美，學習渴慕神的同在，但真正有感覺地摸到神的同在卻是在辦公室處理紛紜事務之際。不知不覺地神在曠野引導以色列百姓前途，白日以雲柱，夜間以火柱為神同在的標記；如今，神的恩典更為寶貴，「以馬內利」Immanuel的神要內住在人裏面，「看哪！神的帳幕在人間，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祂的子民，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、作他們的神」（啟示錄二十一章3節）日後，或去法院，或去銀行交涉事情，神的同在是我堅固保障，使我有勇氣及膽量。
公司騰達時，吸收一些民間私人游資，三教九流者，上至國大代表，監察委員、國貿局科長……下至員工、孤苦無依的老人等，將閒錢置於公司生利息；週轉不靈後一一前來討回放款，父親常會按捺不住脾氣，向人火大，為免爭執衝突場面，之後換我出面應付，主在裏面幫助我，心平氣和且不害怕地向人說明公司現況，謂有某某事業正在進行中，可望於 (( 時解決……父親發現由我出面比他出面來得和平。

父親慢慢認識我在信什麼。在生活中實行「誠實」原則受到考驗。當時，常會有人打電話來找老板、經理或到公司催討債款。他們都不願意接電話或出面應付，卻交待我說「不在」。當我表示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說謊」時，他們甚是訝異，以我為怪，爸爸罵我「怎麼那麼幼稚：○○○是來討錢的！」幾次下來，我發現如果不為難他們，就要自己去接電話或親自去面對人，言「他們現在不方便」，緊接著主動去應付解釋；要不然就全不接電話，讓別的職員去接，要如何說就不是我可過問的了。我心中有神，所言所行是要向神負責的。如此幾年下來，父親很清楚地認識：我就是不能說謊。「我就是說個謊話要妳跟，妳也是學不來的。」也曾笑我「如果有土匪來，持刀槍問妳『爸爸在何處？』妳也指給他看，是不是？」我告之我可以不說話或者我相信在緊急狀況時，神會賜給我智慧應付或逃脫……。「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，不要怕他們，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，正要怕他」（馬太福音十章28節）。因著持守「誠實」，日後父親曾遇見一位老板，在金錢上多多資助他所謀的事業，他指定我當財務，經手貸借之款項，姊夫曾給我封號「世界最不貪心的人」（其實我也是軟弱敗壞的罪人，有錢財的誘惑）

信主迄今十六年，神一直吸引、保守我，緊緊跟隨祂，主賜給教會很屬靈的長輩：榮教士、林教士、貝教士……等教導我們竭力追求主自己、愛慕祂的顯現、為主而活、多多參加聚會，在此似肥沃高原般的屬靈環境培育下，養成不浪費時間看電視或報章雜誌的習慣。六年前舉家南遷回老家，我與妹妹則留在台北工作，有時幾個月才得回南部探望父親，就陪他坐在電視機旁談天，但一有暴力、色情鏡頭或無聊的劇情發展時，我會起身走開，說「不想浪費時間，都是人編的……」父親打火機沒了，要我去商店買，我走了幾家都是賣貼有暴露女郎的打火機，以致空手折回，告訴他「……那種色情物品不會自我手中交給你」諸如此類，點點滴滴，父親說：「妳的世界與別人不同。」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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